
昨晚，2023 年度上海“最美退役军人”评选结
果公布，共 18名个人和 2个集体获选。 他们是：

丁红健， 现任虹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
三级主任科员。 连续 29 年坚持无偿献血，累计献
血超过 8000 毫升。

王奇，研发出环保自动除臭装置、环卫作业车辆
智能喷淋消杀系统等多项新型实用技术和专业设备。

王正昕， 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主任医
师、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在肝移植领域取得突出成
绩。

牛正友， 建立应急管理系统首支工会志愿服
务队，提高工会服务保障综合能力水平。

文贤， 现为上海理工大学数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连续六年参加征兵宣讲，坚持无偿献血 28 次。

艾进新，退役 13 载，用老兵的情怀和担当架
起党和政府与信访群众的“连心桥”。

朱俊贤，17 岁入朝作战，历经枪林弹雨、生死
考验。 退役后大力宣传伟大抗美援朝精神，9 次前
往朝鲜考证和寻访。

孙超，积极探索社会化拥军惠军新模式，创立
“兵之家”系列品牌，建立军嫂就业创业示范点。

杨海亮， 致力于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端海洋装备研发生产事业， 公司研发产品解决了
多项“卡脖子”技术难题。

张文丹， 参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相关研
究，发表多篇 SCI 及核心期刊论文，多项研究成果
转化运用到交通项目建设中。

陆科肖，18 年来在崇明三岛结对帮扶 8 名孤
寡老人和 2 户特困家庭， 帮助 8 名贫困学生顺利
考上大学，累计帮扶金额 20 余万元。

周丽，在她的带领下，10年来社区逐步实现消
防安全零事故、治安事件零发生、违章搭建零报告。

郑军华，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既是一名救
死扶伤的仁心医者，也是一名卓越的医院管理专家。

敖长生，坚守红色文化主阵地，深入基层社区
等开展公益演出和声乐辅导，用歌声传播正能量、
讴歌新时代。

夏新平，冲锋在交通治安管理第一线，连续五
届守好辖区“进博”警卫第一岗。

黄超 ，8 年来累计为近百家合作企业输送
18.7 万名各类人才，助力更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程凌华，从部队特种兵到地方公安特警，二十
年间他始终战斗在急难险重、应急处突最前线。

廖志勇，长期从事信访工作，归纳总结出矛盾问
题化解“十种工作法”，化解了大量疑难复杂问题。

上海航天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航天保安特卫

队。 近三年来累计执行以空间站梦天实验舱为代
表的各类航天产品运输护卫任务近 800 批次。

杨浦区“众鑫有话·老兵跟党走”志愿讲师团。
该团队由 18 名平均年龄 75 岁的军队离退休老干
部组成。 坚持开展以“爱党爱国爱民、发声发文发
力”为主要内容的正能量活动。

文/晨报记者 沈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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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老兵朱俊贤：

89岁的他在志愿军文献馆住了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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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回收

红木家具.老家具.字画.扇
子.印章.像章.老服装.小人
书.紫砂壶.玉器.瓷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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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轩 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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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新旧字画,名人信札,旧书碑帖,
连环画,邮票,钱币,像章,旧瓷,旧玉,
紫砂,竹木牙雕,文房用品,及其它古
玩杂件,名贵酒类,阿胶,工艺品等。
徐汇区宛平路 1 号 （近淮海中路 ）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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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晚，“领航强军向复兴———上海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6 周年 慰问演出暨最美

退役军人发布仪式”举行。退役军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在上海城市建设的各条战线上都活跃着退役军
人的身影。他们“退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涌现出了一批标杆。此次，共有 18 名个人和 2 个集体获得
2023 年度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抗美援朝老兵朱俊贤的采访。

| 两场观影和那些流不尽的热泪

自从身体康复以来，朱俊贤每天凌晨 4 点
就起床忙活了。
“来不及了呀，”他说，“幸亏老天爷帮忙，

如果我这次走了，以前的事还有谁来说给大家
听呢？所以更要抓紧时间。”
老年人的身体情况常常不可控，他想起一

名昔日在“三八线”上唱着《王大妈要和平》送
战士上战场的美丽女战士，今年 5月来馆里时
说话思路还很敏捷，不久却传来她被诊断为老
年痴呆的消息。
他领我们去看那名女志愿军战士的照片，

近 1000 张男女战士的照片挂满文献馆大厅的
整整两面墙，他们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
人。其中 80%为上海籍，他们的照片被从各处搜
罗来，聚在了一起。
照片定格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年华，看到

这些年轻的、灿笑的脸庞，会让人想起那部叫
《1950 他们正年轻》的纪录片。这是一部志愿
军老兵的口述纪录片，朱俊贤也是片中的受访
人之一。
2021 年，当纪录片在上海首映时，他特意

穿上一身戎装，在三人的陪同下前去观影。没有
想到，这四个人成为了放映厅里仅有的观众。
当时陪伴在他身旁的就有文献馆讲解员孙

伟峰，她向我们回忆，老人有些失望，但并没有
说什么。在观影时，他全程眼中噙着泪水。
在文献馆大厅正前方，摆放着一块介绍长

津湖战役的铜牌。
朱俊贤虽然没有亲身参与这场战役，但他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尽可能找到当时亲历过此

役的战士们，从他们的口述中还原了战役的现
场，并且耗时半个月，亲手制作出长津湖一战的
模型。
当电影《长津湖》剧组进行拍摄前期准备

时，主创人员曾多次来到这里，仔细研究这个模
型，最终依照它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孙伟峰说，《长津湖》这部电影自己看了四

遍。第四遍是陪伴当年那些志愿军老兵一起去
的，当时有影院为他们专门举行了一场特映。
“老实说，前三遍看的时候我都没有特别的感
觉。但是这一次，老兵的哽咽声从开始就不绝于
耳。尤其是胡军演的雷公临死前说了两句话，一
句是‘疼，疼死了！’；还有一句是‘别把我一个
人丢在这!’听到这两句话，现场的老兵都一下子
哭出了声，而且很大声，当时我就被震撼到了。”
也是最后这句话让她终于理解了这些年朱

俊贤一次次前往朝鲜，打探志愿军烈士的埋身
之处，想把他们带回家的举动背后那份迫切的
心情。

| 第一个抵达伤员身边的人

朱俊贤是在长津湖战役发生的这年报名参
军的，他当时15岁，在松江二中读书。组织上考
虑到他的年纪过小，便安排他先读军干校，学习
战场急救。随着战争日益激烈，因此提前毕业。
1952 年 9月，朱俊贤随 23 军 69 师从丹东

奔赴朝鲜。他们一路上冲破了鸭绿江、大同江和
沸流江封锁线，到达了元山。
12 月 30 日，在零下 18 度的气温下，部队

开始三天行军，从元山进入了战争第一线，与敌
人遭遇在“铁三角”（注：铁原、平康、金化三郡
的简称），在那里艰难守住了阵地。作为连队里

的医务兵，朱俊贤在战场上的主要职责就是冒
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
当时的行军不是普通行军，而是每天冒着

头上上百架飞机飞过随时可能被从天而降的炸
弹炸死炸伤的危险行进的。朱俊贤的连队没有
吃到过炮弹，但炮团就被命中过。
即使没有炮火，很多人也没能走完全程。

“当时部队有纪律不准停留，因此一些有夜盲症
的战士，或者体力差的战士跟不上，被落在后面
脱离了大部队，就冻死了。”
无论行军或是冲锋，医务兵都是跟着部队一

起推进的，而不是拖在后面。因为一旦出现伤情，
他们必须是最早抵达现场，来到伤员身边的人。
“战场上的急救，做得最多的就是止血。要

先把伤口堵住，脸上被打穿是最难处理的，因为
嘴和鼻子都要呼吸，不太容易去堵。还有一个办
法，就是用血管镊子，‘啪嗒’先把血止住。经过
这些紧急处理，就用红布包住一把刺刀在边上
一插，示意来抬伤员的担架兵这是重伤号，需要
先被抬走。然后我就离开了，因为我不能只救一
个人呀。”
在一个连队里，一般一名医务兵负责 10 到

12 名战士。急救程序完成后，担架员就要快速
行动把重伤员抬下去，“否则就容易遭受第二次
轰炸，第二次基本就废了。”
直到 70 年后的今天，炮弹在空中炸开的样

子和声响仍旧潜伏在他最深的梦魇中。“敌人的
炮不是落地开花的，”他回忆，“而是在空中就
爆炸，就是专门打我们步兵的。”
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很少出现在战争题材

影片中的细节，一个尽可能人性化的安排：即当
时伤员被抬下去的路线和后面部队上来的路线
是严格区分开的。否则，后面的战士看到担架那

么多，心理上就会受影响。

| 没有水，医务兵用小便洗手

在朱俊贤的记忆里，最恶劣的环境就是下
大雨。“雨水一冲，真的血流成河，这种情况下很
容易生痢疾。”
“当时，因为严重缺水，根本没有水可以洗

手。尤其是医务兵，几乎每个人的手都散发着恶
臭。“没有办法，人不管死的活的都要你经手，臭
得没办法，就用小便来洗，小便的臭相比之下要
好多了。”
我们从电影《上甘岭》中对于当时缺水的

情形已有所了解，作为亲身经历过的人，朱俊贤
说，他们当时吃饭是用草皮来过饭，因为草皮里
面还可能有一点水分。
“实在不行的话就挤一点牙膏涂在牙齿上，

既可以湿湿喉咙，也可以解决打瞌睡的问题。”
大小便问题也很重要。排泄之后都要包起

来，跑到很远的地方丢弃。如果被敌人发现，就
会放置地雷，他们的狗能分辨出来究竟是自己
人还是别人的排泄物。
医务兵要承担的任务远不止救护，他们也

参与放哨、打坑道等任务。
“我们是躲在河道里放哨，穿着下水衣，蹲

在河里，但是不射击。敌人以为是石头，水里怎
么会有哨兵呢？我们在三八线上，用过很多这些
游击队的手段。”
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们不仅承受了枪林弹

雨，也经历了美军发动的一轮又一轮细菌战。他
们把带有大量病菌的苍蝇、跳蚤等昆虫装进铁
质容器，投放到朝鲜的土地上。
朱俊贤曾经在一个山沟里发现过一个细菌

炸弹，他至今清楚记得炸弹共分为 5 格，长 80
公分。当时已是 1953 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了
后期，但细菌战仍没有结束。
“我当时就每天把炸弹背在身上，打算战争

结束带回去，带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全世界的
面前控诉美帝的行为。”
后来，国际上的调查团来了，他就把这个炸

弹给了他们。
“敌人觉得你们中国人文化程度低，肯定辨

别不了。但我们的战士都是受过教育的，一看到
雪地上有跳蚤、苍蝇就觉得不正常，大雪纷飞的
天气里哪里会来这些东西呀？但大家当时不敢
用火烧，担心会被飞机发现，就把这些昆虫连泥
巴一起倒在粮食袋里进行活埋。”

| 和朝鲜少校 60多年后的重逢

朱俊贤如今争分夺秒地工作，就是为了让
更多人听到志愿军战士们的故事。
这个文献馆的特色，在于它收藏的都是普

通志愿军战士的点滴。曾经在 23岁时创下过一
周内用高射机枪打下 F86 三架，击伤四架的张
立春，虽然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一级战士荣誉勋章，但直到复员仍是
一名普通战士。
他把自己的立功证等都留在了这个馆里，

“他讲：‘朱老弟，我的荣誉就交给你了。’我说：
‘张大哥，你的荣誉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朝鲜人
民的心中。”
张立春于 2021 年去世。
朱俊贤朗朗述说着，女儿在旁边不住提醒

他“喝口水，侬多喝点呀！”他不舍得，不舍得的
不是水，而是时间。“今天正好记者在这里，我要
多讲点。”这个文献馆建了这些年，又有多少人
来看过，听他讲过这些事呢？
或许，还可以说说朝鲜的崔少校和两枚胸

章的故事。
当年在战场上，他还救护过一名朝鲜人民

军的少校，少校姓崔。朝鲜被日本占领后，人民
生灵涂炭。为了谋生，他和父亲一起前往中国，
当了一名煤矿工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了
新四军，成为主力部队第二师的一名教导员。
抗美援朝战争后期，他担任朱俊贤所在部

队的联络员。
1953 年 3 月的一天，朱俊贤正在打坑道。

突然团里参谋来找他，他穿起棉衣拿起药箱跟
着走了。在敌人密集的炮火和探照灯下，他一路
跑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原来出事的是崔少校。
因为在坑道里烧木炭，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他当
时已经休克，瞳孔也几乎没有反应了。
朱俊贤立刻给他打了急救针，又用了阿摩

尼亚，总算醒转了。他此后又用抓来的青蛙煮
粥，护理了崔少校一个星期。这时节的青蛙还很
少，因此抓得相当艰难。
1955 年，在朱俊贤回国之际，少校来送行，

留给他一枚胸章做纪念。
半个世纪过去了，两人之间杳无音信。
直到 2015年，朱俊贤作为中国嘉宾参加由

金正恩主持的国宴。在宴会开始前，一名将军向
他迎面走来，挡住他问：“是不是小朱？”
60 年过去了，两人都早已进入耄耋之年，

但是他眉心正中的一颗痣和胸口挂的章却不会
错，那是少校在 60 年前亲手送出的。这场相隔
半个多世纪的重逢，两人却只来得及说上寥寥
几句话。朱俊贤记得当时对方说的是：“小朱，你
是朝鲜人民忠实的朋友！”
但随着国宴的开始，叙旧没能继续。昔日的

崔少校，如今的崔将军急急忙忙从身上摘了枚
胸章，塞到他口袋里。

| 年过六旬后，六次单车骑行西藏

离开朝鲜战场后的朱俊贤，于 1958 年进入
法院工作。
他数十年如一日，在办案中作风踏实，成绩

显著，多次受院领导嘉奖建功，并于 1992 年最
高法院授予荣誉奖章。
上世纪 70 年代末，上海曾派出过一批干部

开展援藏工作。朱俊贤主动报名建设西藏，但在
体检中查出心脏肥大，被淘汰了。他原本想的
是，西藏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自己是一名参
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可以在当地做好表率。
虽然事与愿违，但他心里一直不服气。退休

后，他决定进行一次尝试，看看自己在经过训练
后，能不能骑行入藏。
1999 年，他第一次带了六个同志，从佘山

骑上自行车，一路骑到了拉萨。这年，朱俊贤已
经年过六旬。这次骑行成功以后，有人说他就是
偶然成功了一把。“我在那以后又五次单车骑行
到西藏，看看到底是偶然还是实力。”
最远的一次是 2001 年，当时为了庆祝申奥

成功，他一人从上海骑行到北京，又从北京骑到
了新疆喀什。从喀什地区叶城县的零公里石碑
出发，他骑上中国海拔最高的新藏公路（平均海
拔 4500 米以上），一路翻越了昆仑山、喀喇昆仑
山、岗底斯山、喜马拉雅山脉，最终抵达西藏，攀
上珠穆朗玛峰脚下 5300 米的绒布川东岸。
在西藏阿里地区，当地的警备区司令知道

他的骑行事迹后找到了他。“他让我接受一个检
查，因为他们觉得，一个 60 多岁的老汉骑到这
里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要让医生来看看，我的身
体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
检查结果是心脏肥大，他想起了 20 多年前

自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能如愿去建设西藏。
原来造成肥大的原因不是病理性的，而是由于
他常年坚持高强度身体锻炼所致，反而是个有
利条件。
对于朱俊贤而言，这些骑行中包含了自己

的民族精神和理想，是志愿军精神的延伸。
“在和平的环境下面，我单枪匹马走遍大江

南北，林海雪原，戈壁沙漠，这是一种信念和理
想的追求。很多人不了解，以为我是玩玩的，是
在游山玩水。”

| 自掏腰包，在文献馆建起铜像

从朝鲜战场回来以后，朱俊贤用自己的大
半生时光各处走访考证，打捞和那段历史相关

的人和物的记忆，并收集了众多纪念品。
在听闻吕焕皋要建志愿军文献馆后，他将

自己收集到的上百件纪念品无偿捐出，并帮忙
整理。由于文献馆离家远，他索性搬来此地住
下，一住就是 10 年。退休以后所有的精力和收
入，几乎都花在公益骑行和这些事情上面。
“我现在年纪也大了，退休金也加了。钞票

就是身外之物，钞票用来干什么呢？”
这三年中，由他发起在文献馆内建起了两

座铜像，其中一部分资金来源于志愿军老兵的
捐款，但大头都是他自掏腰包出的，那不是一笔
小数目。
“我从来没有对外讲过这些，但因为你们记

者，也是祖国亲人，我就讲讲心里话。”朱俊贤指
着其中的一座铜像，原来有一家企业报价 19 万
元。但幸运的是有其他调铸工艺师听说他的故
事后深受感动，最后，只肯收他 5.5 万元。
“我生活里面好多事，只能做，不能讲。只能

办好，办好了就消失，不去宣扬个人。”
他的女儿告诉我们，父亲每逢重大活动，干

完活就躲起来了。那些抛头露面的事情，他就让
别人去做。就像 7月 27日庆祝抗美援朝战争胜
利 70 周年的活动当天，文献馆来了很多老兵、
领导和媒体，他忙前忙后，最后硬是被拖来合了
两张影。

| 绝不放弃寻找宋阿毛

朱俊贤如今还有一个迫切的心愿，就是找
到上海籍志愿军烈士宋阿毛遗骸的下落。
“我寻了多少年啊，宋阿毛！他是 59师的，

我查了 1000 多个上海籍烈士当中，都没有
他。”朱俊贤大叹一声说。
他在多年的走访调查中发现，在全上海超

过 18000 名赴朝参战的志愿军战士中，姓宋的
烈士一共只有 6个。而每一家朱俊贤都登门拜
访过，且留下了记录。“他们的骨灰都回家了，家
人都拿到了军人死亡证，唯有宋阿毛，没有找到
他的家庭。”
朱俊贤听专人分析，怀疑他当年参军的时

候可能使用了假名，或者是小名。“他报名的时
候只写了住在闸北区，但没有写清楚具体地址。
名字的话，可能因为‘阿毛阿毛’的好叫，就写
了宋阿毛。”
迄今，他已经赴朝 9次，每次去总不忘打听

一番包括阿毛在内的那些家人尚未领到骨灰的
烈士遗骸下落。但信息太有限了，他只能在朝鲜
友谊塔下挖一抔土带回来，多少也算是个心理
慰藉。疫情结束了，他打算近日再去一次朝鲜。
“虽然还没有找到，但我不放弃，我要坚持

到底。宋阿毛不仅仅是一个人，他也是中国志愿
军的代表，是视死如归的伟大战士典型。”朱俊
贤说。
阿毛是幸运的，至少他的名字留了下来。朱

俊贤想到还有很多同志仍是无名英雄，且永远
都将是无名英雄，他们的无名尸骨也依然留在
朝鲜的土地上。一想到此，这名老兵就觉得坐立
难安。
他仍坚持向还在世的老兵们打听，但所获

甚少。大多数还活着的老兵，头脑已经糊涂了，
“讲也讲不清楚了。”他叹息道。

当年参加过长津湖一役且健在的人里，沈
政同志的头脑还灵光。他在前几天还来到了文
献馆参加纪念活动，两个老兵说说话又绕到了
宋阿毛身上，都想找他，都觉得时间越来越紧。
“我定归要找到他的。”朱俊贤说。

文/晨报记者 沈坤

图/晨报记者 陈 征 受访者供图

“我爱亲人和祖国！
更爱我的荣誉！
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
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
我也要高傲的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

2014年 3 月 28 日，《新闻晨报》 曾刊
登过这封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宋阿毛留

下的绝笔信。 宋阿毛是志愿军第 20 军第
59 师第 177 团 1 营 6 连中的一名上海籍
战士，就在长津湖战役打响的第二天，他
所在的连奉命攻击柳潭里以南 9 公里的
死鹰岭，阻击美军陆战 1 师南逃。

在零下 40 摄氏度的极端严寒下，全
连 125 名官兵全部冻死在死鹰岭阵地上，
他们就是长津湖战役三个“冰雕连”中的
一个。 后来，战友在宋阿毛身上发现了这
封信。

全文仅 55 字，却纸短情长。对于祖国
山河和亲友的深切眷恋， 藏于质朴的文
字背后。

2009 年， 宋阿毛的故事第一次见诸
报端。 当时，上海收藏家吕焕皋正筹备建
设志愿军文献馆， 他和抗美援朝老兵朱
俊贤由此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找寻。

宋阿毛的遗骸在哪里？ 宋家的烈属
下落何处？ 线索总是隐隐约约， 指向不
明。 他们曾辗转打听到有名老兵多年来
一直照顾着宋阿毛的母亲， 但兜兜转转
也没能找到这名老兵。

从 2010 年起， 朱俊贤先后 9 次前往
朝鲜，重返当年的战场，并在那里寻找包
括宋阿毛在内的上海志愿军烈士遗骨和

遗物。 但是年深日久，早已无从寻觅。 他
只能从朝鲜友谊塔下挖了些朝鲜的土装

了回来，装土的瓮就放在文献馆内展出。
文献馆如今展出着数千件和抗美援

朝相关的展品， 其中凝聚着老馆长吕焕
皋的无尽心血。 在收集藏品的过程中由
于辛劳过度，他 3 次突发脑溢血，最终因
肝癌去世。 吕馆长去世后，朱俊贤继承了
他的遗愿，亲手将所有展品进行了布展。
他说， 这一切都是吕馆长用自己生命换
来的。

朱俊贤已经在文献馆住了 10 年，如
果有人来参观 ， 他就会带领大家走遍
1800 平方米的展馆， 用中气十足的声音
讲述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英雄事迹。

今年年初， 一场大病差点要了他的
命。 当时连医生都已表示“无其他更好治
疗方案”，让家属把他接回了家。 但此后
的日子里， 这名老兵表现出了顽强的生
命力，终于渐渐康复。

身边的人都相信， 帮助他战胜死亡
的是他心中那份非常非常迫切的愿望。
他说， 自己要把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志
愿军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因此现在还
不能死。

“我也不会放弃寻找宋阿毛，我要坚
持到底。 ”朱俊贤告诉新闻晨报·周到记
者，“我找宋阿毛，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
阿毛是中国志愿军的代表， 是视死如归
的伟大战士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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